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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因为生产而去世， 他没有成为 “医闹”， 而是希望通过

法律途径讨一个说法。 艰难的诉讼过程中， 噩耗再次传来， 他的

孩子也夭折了……

最终， 法律给了他 “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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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生产时去世 孩子不久夭折
依靠法律提诉讼 终于讨到说法

妻子过世

男子要讨说法

2021 年 3 月下旬的一天，贵阳

的倒春寒虽尚未散去， 但空气中仍

弥漫着春节过后的幸福味道。 一位

脸色发黑、 满面愁容的瘦弱中年男

子和其稍显高大、 面容红润的弟媳

拿着用文件袋细心封好的资料走进

了律所大门， 因为我刚好在前台打

印资料，便被安排接待他们。

进入接待室后， 我们互相做了

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得知男子名叫

王爱贤。 随后我要求他们把资料拿

给我看， 同时讲述一下案件的基本

情况和需要寻求律师提供什么帮

助。

对面的中年男子说：“我老婆上

个月 20 日在医院生孩子的过程中

去世了， 现在小孩子还在另一家医

院里住着， 我们之前所有的产检都

是正常的， 想不通为什么会变成现

在这种情况， 想请你们帮忙看看医

院有没有什么问题？ ”

听了他的话，我瞬间愣了一下，

在我的认知里一直觉得随着医疗水

平的不断提高、 医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生子如过鬼门关” 的情况已是

“过去式”， 情况真的像他们说的这

样么？另外，医疗纠纷一般来说都比

较棘手， 于是我自己先稳定了一下

情绪，随后开始发问：

“你们做尸检了么？ ”

“没有。 ”

“尸体现在是什么情况？ ”

“她娘家人来参与处理后事时

要求尽快火化，现已火化埋葬了。 ”

“病历你们封存了么？ ”

“我们提了这个要求，但不知道

封存没封存， 医院给我们复印了一

份。 ”

“你们觉得医院有什么问题

呢？ ”

“我们在生产前一直都做产检

的，母亲和胎儿都正常，怎么生孩子

当天就死在医院里了？ 孩子目前在

另一家医院一直上着呼吸机， 情况

也不好。 生孩子当天开始负责的只

有一两个医生， 但生着生着就陆续

来了很多医生， 一直让我们签字签

字，说是难产，后面说是羊水栓塞。

把小孩子剖出来后，又切除了子宫，

晚上 11 点多人就没了，孩子凌晨从

这家医院转到了另一家医院抢救，

后来就一直住院到现在……”

这就是我们这个医疗纠纷案件

的开始，没有尸检、没有尸体、没有

封存病例，只有一本 48 页的住院病

案、当事人主体信息资料、一张写满

了贵阳律所名称、 律师姓名及电话

号码的纸，还有一位母亲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生子病逝于 A 医院、孩子

至今仍在 B 医院治疗这一事实。

前期准备

看到一线希望

可能因为自己也有疑惑， 同时

也因为王爱贤没有因为遭遇变故而

采取“医闹”手段，而是选择法律途

径来讨个说法的态度触动了我 ，

所以我没有一口回绝这个案子。 我

对他们说：“我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

间来研究住院病案， 还需要一些时

间向相关机构咨询你们这种情况能

不能做鉴定， 才能判断这个案子能

不能做，你们先回去等待吧……”

虽然没有正式接下这个案子，

但由于案情涉及医学专业知识，我

第二天就去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对面的医学书店， 泡在书海里研

究起住院病案来，在参考相关文献、

案例，对比 A 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

记录， 我发现这家医院不仅病历本

身存在问题， 还可能存在不当的医

疗行为。

有了初步判断后， 还需要考虑

如何打赢这个官司， 其中最关键需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未作尸检且尸

体已火化埋葬的情况下， 还能否做

医疗过错鉴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开始电

话咨询全国各地知名的司法鉴定机

构，并不让人意外的是，绝大多数司

法鉴定机构都拒绝了我， 但也有几

家司法鉴定机构愿意在双方对死因

均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法院委托，

由法院将材料寄过去“先看看”。

虽然机会渺茫， 但好在似乎仍

存一线希望。

决定起诉

又遇新的问题

在做完这些工作后， 我就联系

当事人告知了上述情况， 并对诉讼

的风险进行了充分告知， 请他们自

行决定是否要起诉。

在经过反复考虑和家人之间的

商量之后，王爱贤告诉我：“杨律师，

我就想知道我妻子是怎么没的，孩

子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

基于当事人决定起诉这一意

愿， 我表示需要尽快办理正式的委

托手续， 同时需要他提供包括身份

证明、结婚证等在内的材料。

哪想到对方告诉我：“我们还没

有领结婚证， 本来是打算等孩子生

下来，再把结婚证领了，结婚酒、满

月酒一起办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

侵权死亡类案件比较麻烦的一

个程序性问题是， 需要确定死者近

亲属的范围以及相应得诉权， 本案

中虽然双方没有结婚证， 但孩子的

出生证明上已载明了父母的信息，

男子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

讼应该没有争议。但问题是，死者的

父母远在湖南， 他们也愿意通过诉

讼查明真相，也一样相信诉讼、相信

我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男子驱车

奔赴湖南， 带回来了诉讼所需要的

材料和声明。

正式立案

解决鉴定难题

2021 年 4 月 20 日， 王爱贤与

我们正式签订 《委托代理合同》，随

后我们依法向 A 医院所在地法院

提起诉讼， 同时因家庭经济困难申

请了缓交诉讼费， 法院当天就受理

了该案。

立案后， 我便与王爱贤一同前

往 A 医院、 派出所、 殡仪馆、B 医

院，开始了正式的调查取证之路，并

在举证期限内将相关证据提交至法

院。

2021 年 5 月 17 日， 本案第一

次开庭， 因我方申请医疗损害责任

司法鉴定， 本次开庭只就鉴定材料

进行了质证， 并就鉴定机构的选择

进行了协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医院方面

极度配合，对我方的提议均无异议。

开庭后， 相关鉴定材料经法院送至

重庆市一家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 对方收到相关材料后表示同意

受理该案，并安排召开线下陈述会，

我们此前一直担心的鉴定问题终于

有了重大进展。

2021 年 7 月 28 日， 法院工作

人员、医院代表和我都到了重庆，本

案线下陈述会在鉴定机构的会议室

准时召开。

在患方自述环节， 当我略显紧

张地读完提前准备好的 5 页 《情况

自述》后，参与鉴定的专家先问了这

么一句：“小杨，你是学过医的么？ ”

当时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哽咽

着回答“没有”，专家说：“那你很不

错，能提出这些专业的问题”，那一

瞬间彷佛一路以来的所有辛苦得到

了理解。

2021 年 8 月 9 日，我们收到了

鉴定机构作出的 《司法鉴定意见

书》， 鉴定意见为：A 医院在对死者

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 其过错行

为是致死者死亡的次要原因。

A 医院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不

服，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予以驳回。

A 医院便申请鉴定人出庭， 接受询

问。

2021 年 8 月 31 日， 第二次开

庭， 鉴定人从重庆赶到贵阳出庭作

证，因庭审时间过长，庭审再次排期

继续审理。

2021 年 9 月 15 日， 第三次开

庭，庭审程序完毕。

2021 年 10 月， 我们继续配合

法官调查案件相关争议问题， 讨论

赔偿项目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再闻噩耗

孩子不幸夭折

2021 年 11 月 1 日， 我在参加

另一个案子的庭审间歇， 突然看到

手机上王爱贤发来一条消息：“医院

说孩子不行了 ， 我在去医院的路

上。 ”

此时窗外恰巧响起一声惊雷，

我的脑子也仿佛轰地一声停住了，

直至法官多次呼喊催促， 我才将意

识转到庭审中来。

结束庭审后，我立即赶赴 B 医

院，医生告诉我们，在我们来之前孩

子已经去世了。 考虑到这很可能会

引发另一起诉讼， 我和家属沟通后

便向医方提出要求对孩子进行尸

检，请医院协助我们交接尸体。

当看到孩子两只小脚上穿着别

的小朋友出院时留下的一只黄袜

子、一只蓝袜子，我再也承受不住，

迅速奔向楼梯口嚎啕大哭……

判决调解

纠纷得到解决

2021 年 11 月 2 日， 我们一早

在 B 医院集合后兵分两路，王爱贤的

家人在医院办理相关手续并复印病

历， 我和王爱贤前往卫健局办理委托

尸检手续， 在鉴定机构缴纳完鉴定费

用后，又回到 B 医院封存病历。 处理

完这些紧急事务后， 我立马向承办法

官汇报了该情况， 就变更诉讼主体问

题进行了沟通。

2021 年 11 月 3 日， 贵州当地的

司法鉴定中心专家对孩子进行了尸

检，B 医院代表和我共同见证。

2021 年 11 月 10 日，我们前往法

院递交相关材料， 申请由王爱贤作为

原告参加诉讼， 法官再次通过电话询

问死者父母是否参与诉讼， 死者父母

均表示不参与。

2021 年 12 月 20 日，王爱贤妻子

的案子一审判决下达，判决 A 医院承

担 30%的赔偿责任， 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判决生效。

2022 年 1 月，我们收到贵州当地

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孩子死因的 《法

医病理鉴定意见书》。

2022 年 3 月 3 日，王爱贤作为孩

子唯一法定继承人因孩子与 A 医院、

B 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 将 A 医

院、B 医院诉至法院。

2022 年 12 月 5 日， 司法鉴定机

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一，A 医

院在孩子的诊疗行为中， 存在一定的

医疗过错（失）；该院的过失、过错与孩

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

医疗过错系主要原因力 （建议参与度

为 60%到 80%）。 第二，B 医院在孩子

的处置中，无明显医疗过错（失），不应

承担责任。

经过三次开庭， 该案最终调解结

案。

王爱贤虽然只有小学文化， 却用

自己在司法程序中两年的努力， 最终

为自己和妻子孩子讨到了说法。

而无论是医院方面， 还是鉴定机

构、法院在这两起案件中专业、理性的

表现，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鼓励，

告诉他坚定地依靠法律维权是正确的

选择。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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